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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      要  ：  �酒在近代欧洲殖民扩张中扮演了超越普通饮品的多重角色。本文从经济与社会两个维度，考察酒在殖民进程中的功

能。在经济层面，酒是跨洋贸易的核心商品，推动了葡萄种植的全球传播与种植园经济的发展，并深度嵌入奴隶贸易

的循环体系。在社会层面，酒成为殖民地身份认同的文化标志，既是殖民者实施社会控制的工具，也是被殖民者表达

文化抵抗的媒介。研究表明，酒以其独特的成瘾性与文化承载力，将欧洲的宗教传统、饮食偏好与资本主义逐利逻辑

一同输出至殖民地，成为近代世界形成进程中不可忽视的推动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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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  :  � Alcohol played multifaceted roles in modern European colonial expansion that transcended its status 

as a mere beverage.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functions of alcohol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 from both 

economic and social perspectives. Economically, alcohol served as a core commodity in transoceanic 

trade, facilitating the global spread of viticul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lantation economies, while being 

deeply embedded within the slave trade system. Socially, alcohol became a cultural symbol of colonial 

identity—a tool for colonizers to exercise social control and a medium for colonized peoples to express 

cultural resistance. The study demonstrates that, through its unique addictive properties and cultural 

capacity, alcohol carried European religious traditions, dietary preferences, and capitalist profit-driven logic 

into colonies, emerging as a significant driving force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modern world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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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殖民时代到来前欧洲人的酒文化

在欧洲文明的漫长演进中，酒扮演了远超普通饮品的角色。

其实用性和宗教性催生诞生出一套编织了宗教神圣、日常生活与

经济活动的社会活动网络。这套网络历经上千年沉淀，成为欧洲

人难以割舍的文化基因与集体记忆。理解这套传统，是探究酒何

以能在近代海外扩张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历史前提。

在欧洲各类酒品中，葡萄酒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。这一地

位的获得，与基督教会的推动密不可分。虔诚参与圣餐仪式，能

起到赦免罪恶、拯救灵魂、重振精神之效，帮助信徒抵御俗世诱

惑，更好地践行符合教义的生活方式。[1]学者们认为早在古希腊时

期葡萄酒便在社会生活中拥有丰富内涵，葡萄在农业上被广泛种

植，葡萄酒在文化上被认为是奥林匹斯诸神钟爱，自然成为祭祀

神灵时的重要祭品。[2]随着基督教在欧洲的扩张，葡萄酒逐渐从区

域饮品上升为具有宗教象征意义的圣礼用品。日耳曼民族大迁徙

与查理曼的军事扩张，帮助基督教将其影响力延伸至北欧与中东

欧的传统啤酒文化区。圣餐礼对葡萄酒的刚性需求，促使当地社

会通过进口、自酿等形式调整饮食习惯，葡萄酒由此逐步被北方

社会接受。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，基督教的推广不仅向欧洲宣扬

了葡萄酒的优越，还推动了各民族精英阶层对其的消费 [3]。但随

着区域基督教化加深与贸易的发展，葡萄酒作为宗教仪式的物质

载体逐渐获得认可，耶稣基督最终取代了瓦尔哈拉众神。这一过

程，某种程度上为殖民时代欧洲酒文化瓦解、融入被殖民地区原

生文化做了预演。

此外，在中世纪，酒为很多家庭所必备，这是由于其不仅是

生活必需和神圣饮品，也是药物，具有广泛用处。大麦等谷物在

制成麦芽时，会释放发酵所需的糖分。不仅是葡萄酒和啤酒，烈

酒也有相当疗效。饮酒场所和酿酒业的快速增长也可反映出欧洲

人对饮酒的喜爱。据统计，15世纪早期时英国全国的啤酒馆数量

与全国的人口比例为 1:142。[4]这种成熟的酿酒产业和庞大的消费

市场，为即将到来的大航海时代做好了物质准备。当欧洲人扬帆

出海时，他们不仅携带了作为生活必需品的酒，更携带了一整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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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酒的认知、技术、偏好和欲望。

二、酒的经济与社会功能

在欧洲殖民扩张的历史进程中，酒不仅是一种浸润了文化传

统的日常饮品，更是一种具有强大经济驱动力的特殊商品。它以

其独特的成瘾性、高额的利润率和广泛的市场需求，成为近代世

界市场上最为活跃的贸易品之一。

在欧洲的进口贸易中，葡萄酒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以英国

为例，葡萄酒进口量曾占其进口贸易总值的三分之一，这一比例足

以说明酒类贸易在当时国民经济中的分量。中世纪的部分时期，英

国葡萄酒的人均消费量甚至达到20世纪水平的三倍之多，如此庞大

的需求量使得葡萄酒成为维系英法两国经济往来的重要纽带 [5]。

欧洲人对酒的巨大需求，无法完全依赖本土生产来满足。葡

萄种植受地理与气候条件的严格限制，不是所有地区都适合葡萄

种植，优质葡萄园则更少，上述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偏北国家便

是典型的例子。无论是为了满足欧洲人或宗教或个人品味的饮酒

需求，还是为了开拓更广阔的国际市场，寻找适宜葡萄种植的新

土地，都成为殖民扩张的重要目标之一。种植园体系生产的酒类

产品，恰恰因其容易令人上瘾的特性，形成了稳定的消费群体。

经营者从这种消费成瘾性中获取高额利润，又将利润的一部分用

于购买更多奴隶，从而确保庄园拥有持续稳定的劳动力供给。这

种循环一旦形成，便为大庄园经济的长期存续提供了内在动力。[6]

总之，在近代欧洲的对外殖民进程中，酒不仅满足了欧洲人对饮

品的巨大需求，也推动了生产方式的变革与贸易网络的扩张，成

为近代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手。

如果说酒在殖民经济体系中扮演着可见的“硬角色”，那么

它在文化领域则发挥着更为复杂而隐性的“软功能”。首先，酒

是殖民地社会身份认同的核心标志。在殖民地社会中，饮用何种

酒、以何种方式饮酒、与何人共饮，都成为界定社会身份的重要

标尺。这一传统被完整地移植到了殖民地。在英属北美殖民地，

上层人士饮用进口的欧洲葡萄酒，而下层民众则消费本地生产的

朗姆酒或苹果酒。

在巴西殖民地，这种身份区隔更为鲜明。学者的研究揭示，

巴西的甘蔗蒸馏酒卡莎萨自17世纪初诞生之日起，就与下层社会

紧密联系在一起。奴隶、原住民及其后代被标签化为卡莎萨的饮

用者。这种与“低等”社会阶层的绑定，使得卡莎萨在殖民精英

的话语体系中被视为“野蛮”的象征，成为区分饮用者与上层阶

级的标记。在整个殖民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，后者推崇欧洲葡萄

酒，鄙视本地蒸馏酒。[7]在阿根廷，葡萄酒被赋予了“欧洲性”与

“文明”的象征意义，成为衡量文明进程的文化标尺。

其次，酒是殖民者实施社会控制的核心工具，也是被殖民者

表达文化抵抗的重要媒介。在殖民地的权力格局中，酒精始终交

织着控制与反抗的双重逻辑。殖民者试图通过酒类政策规训被殖

民者的身体与行为，而被殖民者则将酒作为维护传统、表达抵

抗的媒介。吉娜·哈姆斯在其《世界历史上的酒》中精辟地指

出，酒精“既提供了压迫的工具，也提供了文化和政治抵抗的工

具”。[8]在法属阿尔及利亚，葡萄酒与殖民统治的关系更为复杂。

欧文·怀特的研究表明，葡萄酒“对法国殖民阿尔及利亚具有根

本性意义”。[9]19世纪80年代，阿尔及利亚经历了一轮葡萄种植

热潮，为殖民者提供了“从赤贫到暴富的故事”，使殖民者得以

积累财富。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，阿尔及利亚一直是世界第

四大葡萄酒生产国。然而，这一产业始终与殖民统治的深层张力

相伴——在一个以穆斯林为主体的国家生产酒精，这一矛盾在殖

民时期和独立后愈发凸显 [10]。

在非洲殖民地，酒精控制更是殖民统治的核心议题之一。相

关研究表明，1884年喀麦隆成为德国殖民地，“为瓶装欧洲酒精

与资本积累、精英权力结构和不断变化的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奠

定了基础”。[11]酒精政策始终是殖民国家政策的核心特征，至少在

短期服务于殖民国家的利益。限制原住民获取酒精饮料成为殖民

时期政府政策的基石——本地酿酒被严格禁止。几乎在整个非洲

大陆，原住民社区和社会空间都定期遭到“非法烈酒”的突袭搜

查。在西非，酒精控制政策同样遭遇复杂而精妙的抵抗。

最后，酒在跨文化互动中扮演着复杂的媒介角色。欧洲殖民

者用酒与原住民建立贸易关系，原住民则在与欧洲人的接触中逐

渐接受并改造了欧洲的饮酒文化。马德拉酒的案例展现了欧洲酒

文化如何通过跨洋互动发生改变。他们根据英国人的口味调整葡

萄品种结构，引进加烈工艺，建立陈酿制度，最终将马德拉酒打

造成符合欧洲标准的葡萄酒。这一过程既是欧洲饮酒文化的向外

传播，也是殖民地生产者对宗主国口味的主动调适。

在北美，欧洲酒与原住民的相遇带来了复杂的后果。19世纪

学者乔治·卡特林将欧洲人的酒和其带来的瘟疫与征服同列，认

为这三个因素共同造成了印第安人的大量死亡，由1600万人锐减

至自己所处时代的200万人。[12]欧洲酒的引入不仅改变了他们的

贸易方式，也深刻影响了其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。玛丽莲·布朗

在其研究中深入分析了殖民法律如何将饮酒和本土致醉物的控制

作为核心焦点。因为殖民法律宣称白人能够遵守控制其饮酒的法

规，却将原住民的饮酒行为“犯罪化”，最终进一步侵蚀了夏威

夷王国中原住民的自治权 [13]。

在北非马格里布地区，尼娜·萨卢阿·斯图德的研究揭示了

法国殖民者对穆斯林饮酒的矛盾态度。19世纪的法国作家原本

假定所有马格里布穆斯林都禁酒，因此对殖民地穆斯林的饮酒行

为既感到惊讶又着迷。他们将此解读为穆斯林与伊斯兰教的“不

可逆的决裂”，以及法国殖民扩张的必然结果。一些法国作家甚

至将饮酒的穆斯林视为正在同化法国文化、向“文明”迈进的表

现，而另一些人则对穆斯林失去禁酒传统、偏爱苦艾酒等烈酒感

到遗憾。对香槟的消费尤其引人注目——穆斯林以“这只是柠檬

水”为由，解释为何饮用香槟不构成对伊斯兰教法的违反。[14]这

种“自我合理化”在法国殖民者眼中显得可笑，却生动展现了被

殖民者在文化夹缝中的调适策略。

三、结语

纵观酒在近代欧洲殖民扩张中的历程，酒承载着远超其物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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属性的历史重量。它既是欧洲人日常生活与宗教信仰的物质载

体，也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先锋力量；既是殖民者攫取财富的

经济工具，也是被殖民者表达身份的文化媒介。在近代世界的形

成过程中，酒以其独特的成瘾性与文化承载力，将欧洲的宗教传

统、饮食习惯、阶级观念与逐利逻辑一同输出至世界各地。酒的

经济功能最为直观，其始终活跃于近代世界经济体系的核心环

节。酒类贸易更是成为国家间政治博弈的焦点，折射出近代欧洲

大国力量的消长与利益角逐。酒的社会功能则更为复杂而隐秘。

凡此种种，皆说明酒在殖民地的意义远不止于饮品本身，而是深

刻嵌入种族、阶级与性别的权力结构之中。酒的殖民史，正是近

代世界形成进程的一个缩影。理解这段历史，不仅有助于我们重

新认识酒在人类文明中的地位，更能为我们思考经济与文化、权

力与抵抗、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，提供一个独特而富有启示的

视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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